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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社工为流浪人员发放防疫物资。

8月 25日上午，阿秀（化名）静静
地坐在病房的角落里。在漳州市福康
医院，她几乎都在这个房间发呆、等
待吃饭、睡觉及治疗，对周边的一切，
保持着置身事外的态度。

阿秀不记得关于自己的任何信
息了，包括年龄和姓名，甚至自己是
否有家人，家住哪里，她全都给忘了。
从市救助站转移到市福康医院的 36
名受救助对象中，除了阿秀，有的救
助对象还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无法正
常交流。

这天上午，市救助站寻亲组组长
蓝伟成提着一大袋饼干、面包等食
品，再次走进了福康医院。

时隔一个月，阿秀再次见到蓝伟
成时，她暗淡的目光亮了一下。

“想吃的话要大声说出来喔。”看
着一袋零食，阿秀只是向蓝伟成咧嘴
笑。但对蓝伟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

“哄”阿秀开口说话。从事救助工作
20 多年来，他练就了耳辨八方的技
能，只要阿秀多说几句话，他便能根
据口音分辨出她大概来自哪几个地

区。然而，几个月来，阿秀除了偶尔
蹦出“好”“不要”等简单的词，不论
怎么哄，她总是傻笑着回应。

其实，阿秀不是她的真名。在福
康医院 36 名救助对象中，有许多人
都没有明确的名字，有的救助对象
或许曾含混不清“说”出自己的名
字，比如“阿秀”“张文华”等。但这些
对工作人员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参考
价值，只能作为与其交流时的一个
称呼。蓝伟成介绍，他们有时甚至经
常互相“取”名字，甚至误把对方口
中的名字当成自己的名字。“但只要
肯说话就有希望，最怕的是那些一
言不发的救助对象。”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蓝伟成当
天随身携带了封面写有“福康医院
探访寻亲建档材料”的两个大信封。
两个信封分别标记了“能沟通人员
名单材料”“无法交流人员”。虽然不
知道他们准确的名字，但蓝伟成为
他们每人建立了档案。每份档案都
有属于救助对象的编号，贴有照片，
并记录了他们的大致年龄，身体特征

等基本信息。
这一天，蓝伟成与包括阿秀在内

的 13位救助对象见了面，这仅不到在
福康医院的救助对象总人数的一半。

然而，此次见面，却也有重要的
收获。

据了解，根据当天救助对象“陈

荣秀”（化名）说出的家乡村名，蓝伟
成与同事们参照着全国乡镇行政区
划地图，在比对、排除了十几个同名
村后，通过当地的派出所了解到了来
自潮汕的失踪人口陈杨秀的信息并
初步匹配成功，目前相关信息正在进
一步核实中。

只要开口说话，回家就多一分希望

救助站的人，早就练成“耳辨八方”的技能

许多救助对象都有不同程度的
精神问题，与他们打交道并不容易。
有的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问或傻笑，或
一言不发，或胡言乱语。甚至有的救
助对象因发病，对工作人员拳脚相
加。

“有时为了搞清楚他们的信息得
连续哄上好几天，有的甚至要花上数
年的时间，等他们接受完精神治疗慢
慢好转，才肯与我们沟通。”说起这
些，蓝伟成向记者提起了一个人：王
方（化名）。

2016年 5月的一天，在漳州港流
浪的王方，被民警护送到漳州市救助
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随后把他移交
到漳州市福康医院进行治疗救助。由
于王方沉默寡言、精神异常，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一直无法获取有关他的
任何有效信息，王方在漳州市福康医

院一住就是 4年。
4年间，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从未

放弃过寻亲的希望。刚到福康医院
的前些年，王方总是目光呆滞，无论
工作人员怎么哄，他依然一言不发。
经过治疗，王方的身体状态和精神
状况都有了很好的恢复，记忆也渐
渐恢复。

2019年 6月，王方终于开口说话
了。“他说话声音很小，几乎要把耳朵
贴到他嘴边才能听清。但一开口我就
听出了这是潮汕口音。”这也让蓝伟
成看到了为他寻亲的曙光。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
经常带着零食去福康医院和王方“聊
天”，每次他总会找机会拿着潮汕地
图念出当地的地名。潮州？揭阳？汕
头？……每念一个地区，蓝伟成都会
仔细观察王方的身体反应和细微表

情变化，并和工作人员及时总结王方
所说的各种信息，反复推敲。

有了基本信息，救助站工作人员
便尝试将信息通过福建省救助寻亲
微信公益群推广到今日头条。不久
后，汕头市澄海区蓝天救援队便传来
了好消息。

2019 年 10 月 30 日这天，汕头市
澄海区蓝天救援队打来了电话：“信
息确认过了，汕头这边一位老人说这
名流浪人员可能是他走失近 10 年的
家人！”

而电话那头的家人确定了王方
的音信后，也久久不能平静。原来，十
年前，王方开着摩托车到梅州后便杳
无音信了。“起初几年没消息，我们四
处试着寻找，把周边都走遍了没有孩
子消息，后来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可
能已经不在了。”王方的父亲王辉说，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盼来团聚的这
一天。

2019 年 12 月 4 日，王方的家属
从汕头市澄海区赶到漳州认亲，几经
周折找到亲人的王方，终于在时隔
10年后，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然而在福康医院，像王方这样能
找到家人的还是少数。更多的人还在
期盼着回家的方向。

据了解，自去年 10 月寻亲小组
成立以来，市救助站分别对托养和落
户在市福康医院、市福利院以及长期
滞留在站内共计 70 余名的受助人员
进行寻亲，100%推送全国救助寻亲
网、100%报请公安机关采集 DNA 血
样和 100%进行人脸识别，一个个回
家的故事正在救助站发生。目前，已
核实信息 19 人，护送回家或家属领
回 7人。

三年了，他始终不愿透露家庭地址

蓝伟成一个个念地名，观察对方表情

令人心酸的是，有的流浪者不愿接受救助，
有些甚至无家可归。

今年二月里的一天，社工在巡街的时候见到
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老朱，你怎么在这！”社工一
眼认出了推着堆满纸皮的婴儿车的老朱。

老朱在漳州已经流浪十几年了。平时露宿在
战备大桥下，靠拾荒维持生活。在 2016 年漳州市
救助站开展的“寒冬送温暖”活动中，社工第一次
接触到老朱。

“我不愿意去救助站，在外面还能讨些钱捡
些纸皮、空瓶子卖。”一开始，习惯了流浪生活的
老朱对社工不信任，不愿透露任何信息，不愿意
去救助站，也不愿意回家。但社工仍不厌其烦，每
次都去看望老朱，为他送去被子、衣服、食物等，
并找机会和老朱唠唠家常。

终于，颇为感动的老朱在 2019 年 7 月，走进
了市救助站，并踏上了返乡的归途。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数月，社工在
街面外展中居然又遇见了老朱。“早年间的房屋
土地已经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还不如出来流
浪。”回家后，老朱在侄儿家短暂住了一段时间，
由于家人的不接纳，老朱再次走上街头。

在老朱再次回到漳州流浪的这半年时间
里，社工更加关注老朱的情绪、身体状态。经常
隔三差五去看望老朱，耐心劝导他回家。经过半

年左右的陪伴和关心，老朱终于表示愿意再次
回家。

5月 29日上午，救助站工作人员和社工为老
朱准备了干净的衣服、背包、行李袋和回家路途
上需要的水和食物。在做了核酸检测得到阴性结
果后，老朱再次踏上了回家之路。这一次，老朱留
下了社工的联系方式，遇到问题老朱还能及时找
到这些信任的“老朋友”。

“一些农村孤寡人员没有亲人可依靠，只好
到城市流浪。”一业内人士表示，救助流浪人员应
区别对待，对于户籍信息明确且有劳动能力的流
浪者，政府应发挥协调作用，以“投亲靠友”的形
式进行救助；对于确实丧失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
者，基层政府应加强对这类人员的安置，从源头
上避免他们流落在城市街头。

据了解，我市目前流浪人员救助主要靠各
级民政部门。截至今年 8 月，市救助站已救助
777 人次，但不愿意入站接受救助的情况依旧
普遍。在去年底至今年初开展的送温暖行动以
及今年 6 月以来开展的夏送清凉行动中，市救
助站共街面救助 64 人，其中愿意进站接受进一
步救助的 4 人。

市救助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救助站已发动各
街道办、社区联合巡查，对不愿意进站的人员定
期寻访，并为他们发放被子、衣服和食物。

不愿意入站接受救助的情况依旧普遍

走上街头，他们对救助对象进行定期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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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 河 。每 一
条细流道阻且长，总会
遇到避不开、绕不过的
困厄。

漳州市救助站，是
暖。是一个对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
人关爱的温馨驿站。

在深夜里，在高架
下，在桥洞里，救助站的
工作人员与流浪者并肩
而坐，耐心劝说，为那些
饱尝生活艰辛的人们送
去温暖。

近日，记者走进市
救助站，倾听他们关于

“回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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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异乡流浪者找回返乡路

社工联合社会组织开展寒冬送温暖活动

送拾荒流浪者返乡


